
B032014年9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向平 美编：金红 <<<< 青未了·人文齐鲁

刘光：瓷器绘画和紫砂刻绘

一直在盼着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雨，盼着盼着却见一片微黄
的树叶悄无声息地落在了路边。这才大悟，原来沸腾的夏天行
将老去，那场期盼中的大雨被无情的季节更替，分解成了淅淅
沥沥的小雨。
中秋节到了，没有穿心的凉风，短袖短裤还没有脱下来，没

有秋高气爽的气象，更没有秋风扫落叶的伤感。可能是这样的
感觉影响了人们对中秋节的氛围营造，这个节日过得有点仓
促，有些心不在焉，往年马路上人们提着月饼走亲串友的热闹，
都没有看见。就说放假这事吧，谋事者压根就没有考虑中秋节
的真正含义，随意应付一下而已。八月十五这天，大部分在外地
做工的人，不得不选择或者吃了早饭往回赶，或者吃了中饭快
马加鞭踏上返程路。他们有的与月亮为伴，在赶路的过程中度
过中秋，有的带着万分乡愁遥望家乡，独在异乡为异客，看着来
了又去的月亮，一遍又一遍地低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明年中秋，能否放个好假……其实，千百年来中秋节的含
义就是团圆，无论它的文化价值、历史背景、社会含义多么丰厚
深远，团圆这个主题是不会改变的。尽管早就有历史名人、文化
名流非常唯物地唱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
全的心曲。但是，在中秋节放假的问题上，是完全能够做到“随
心所欲”的，把十五这天放在中间，就万事大吉了，大家开心了。
说到这里拐个弯，春节的放假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年三十

不放假，而这天叫除夕，所谓“过年”实指年三十晚上到正月的
初一凌晨的守岁过程。“年”是传说中的一种凶猛的动物，它很
有可能在这个晚上出来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行事威猛的“年”耳
朵根子却是很软，喜欢听奉承话，又害怕巨大的响声。所以三十

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一些好话给“年”听，吃饺子之前
再放一些鞭炮，把“年”吓唬跑。当然，过年的真正意义还在“一
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全家人在一起“辞旧迎新”，感觉是不
一样的。不得不说的是，现在过年放假已经失去了“年”的原来
含意，除夕夜、守岁、过年、年夜饭、压岁钱，是过“年”的精髓。对
于在外务工谋生的人而言，这一切已经被一纸“假令”废了：除
夕不放假。

不怕没文化，就怕没文化还使劲变着法地糟蹋文化，中国
的传统文化源自民间，行之于民间，光大于民间，世传于民间。
不尊重甚至割裂在民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传统，看上去似
乎并无大碍，其实质是在“去传统”，其破坏力等同于“焚书坑
儒”，罪无赦。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仅在用多少年花多少钱整
理出版了多少“典籍”，修复了多少“古迹”，讲了多少次什么内
容的课。给隐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一些生存的空间，
多给他们一些理解和政策上的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会
极其强大。
我是农历八月十三一大早往家赶的，怕走晚了路上车多行

缓，结果我的算盘和大家的智慧是一样的。太阳才刚刚露头，通
往家乡的高速公路已是百车争行，热闹非凡，人们对回家的渴
望，全表现在那些疾驰的车流中。我被庞大的车流挤下高速，只
得沿着狭窄的省道前行，行至青州市庙子镇，正好赶上这里的
大集，车来人往，好不热闹。车置路旁，我便穿行于熙熙攘攘的
人群里。赶大集，是流行于山东城乡几百年的一种购销形式，一
般每五天一个大集，各个相邻的村镇日期不一，有的“逢五排
十”，有的“四九”“三八”，都是以农历为准。而庙子镇的大集就是

“三八”，既逢农历的初三和初八，或者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
八，都是赶集的日子。无论是买东西的人还是卖东西的人，以本
乡本土为多，物品多是自给自足的农产品，新鲜味足，比起城市
的超市品质更有保障。

这是中秋节前的一个大集，人们要在大集上把过八月十五
的东西备齐，月饼、猪肉、水果、青菜一应俱全。还看到了小时候
经常使用的一些生活用品，像荆条编的筐子、簸箕、笸箩。这些
农村居家的必需品，很多地方已经失传，没想到在庙子大集上
又见到了。用50块钱买了一个挎着的筐子，花12块钱买了一把黍
米穗做的笤帚，以为纪念。

大集上有两个卖茶的摊子，茶叶的品种不多，一个摊上摆
着竹叶、贡菊花，还有几块产自湖南益阳的茯茶。另一个摊则只
有茉莉花茶，一位大爷正在买茶，他先是看了装在一个纸盒子
里的一种花茶，只见他抓起一把花茶闻了闻，放下，又闻了另一
个纸盒子里花茶。看上去这位大爷挺懂茶，最后决定要第一次
闻过的花茶。女摊主问要几两，买茶的长者说，三两。我问多少
钱一两，摊主回答有三块八的，也有四块八的，大爷要的是四块
八一两的，三两总共十四块四。我说茶叶还是贵的好，大爷说也
不是贵的就好，我喜欢这个茶的香味，不是很浓酽，茶气更重，
这是秋天喝的茶。果然，老人家是一位喝茶高手，虽然在这样的
农村集市上不会有上等好茶，但是，他能把三十几块钱的茶叶
品到极致。在十分有限的种类和价位之间，选出自己钟爱的好
茶，满足写在老人的脸上。
我很羡慕和佩服这样的老人，一生下来他们或许没过几天

好日子，但是他们却在尽情地享受着每一天的满足和憧憬。
秋天是一个很复杂的季节，历经了春、夏，走过了生、盛，它

把丰收献给人们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带给了人们些许的不
安、惆怅和失望。云有多寂寞，只有风知道，秋有多悲戚，只有那
片片随风而去的树叶可知。秋干风燥的天，人需要滋润，喝了一
个夏天的绿茶，也许该换换口味了。秋饮青茶为上，青茶即乌龙
茶，这种半发酵茶，介于绿、红之间，兼具清香醇厚，其性不温不
热，仲秋之时，保健最佳。喝乌龙茶易浓，需百度沸水冲泡，香气
绕梁，久留不去。也可饮些茉莉花茶、白茶，养胃润肺，清咽降
噪。提醒一句，现在市面上乌龙茶有点乱，购买时务必仔细辨
认。

苏轼说“人固不可一日
无茶”，秋天更如此，“久服令
人有力悦志”，即便是多喝些
白开水，益处亦多。

要说陶瓷，首先要分清陶和瓷的区
别。陶和瓷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原
材料不同，陶器使用一般黏土或矿土，瓷
器需要特定的高岭土。二是烧制温度不
同。陶器烧成温度低于瓷器，一般在
1100℃以下，最低甚至达800℃以下。瓷器
烧成温度一般在1200℃以上，甚至高达
1400℃左右。由于以上两点，造成了陶和
瓷坚硬度不同，透明度不同，釉料不同(分
高温釉和低温釉)。

瓷器绘画和紫砂刻绘是当前非常热
门的话题，因此今天就主要从这两个方面
说起。

◆瓷器绘画
绘画与瓷器的结合，最早发生在距今

6000年左右的“半坡文化”时期的陶类器
皿上。这是最早的陶瓷彩绘，是中国画的
起源，也是陶瓷绘画的始祖。

真正意义上的瓷器是东汉时期浙江
上虞县出土的青釉水波纹四系罐。瓷器上
的绘画，据载起于唐代长沙窑，开始引入
国画艺术，其题材有人物、花草、动物、山
水等。至清代达到一个高峰。特别是明清
两朝皇家特别重视景德镇陶瓷生产，集中
全国人才和物力，以保证皇家官窑景德镇
陶瓷质量，使陶瓷艺术的发展达历史上空
前的高度。随着清朝国力的衰败，皇家御
窑衰落，一批出类拔萃的民间陶瓷艺术家
异军突起，“珠山八友”就是晚清时期一个
优秀的代表群体。

此后，民间陶瓷基本处于一个民间匠
人、艺人“复制”的时期，使瓷器绘画长期
处于陶瓷艺术的附属地位。以至于景德镇
民间艺人大量低层次瓷器绘画作品充斥
全国各地市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销售，
使真正的艺术绘瓷作品的推广和收藏受

到严重冲击，这种现象甚至一直影响到今
天。

至上世纪80年代，现代名家朱屺瞻、
谢稚柳、林风眠、关良、唐云、陆俨少等介
入瓷器绘画，为陶瓷绘画掀起一次小的高
潮，特别是近些年来，画瓷高潮又一次兴
起，越来越多的书法、国画名家尝试瓷上
书画，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小窑”，甚至
直接从景德镇引进技术和人才，有的直接
从景德镇发瓷坯加工。还有一批酷爱瓷器
绘画的画家，自己在工作室安装窑体，进
行探索创作。出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
繁荣春天，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大批艺术
格调非常高的瓷绘作品层出不穷，受到人
民大众和收藏家的追捧热爱。

瓷器绘画形式多样，其中以青花瓷绘
最富盛名，从唐至今盛行不衰。

◆紫砂刻绘
紫砂器皿的出现是中国陶器的一朵

奇葩，它和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唐代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
氏”。东汉华佗《食经》云：“苦茶久饮，益意
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饮茶自然讲究
器皿，所以就产生了冲泡茶的佳器——— 紫
砂壶。茶文化和紫砂壶艺术的发展，使紫
砂壶成为中国文化人品位的一个代表符
号。

紫砂刻绘中，应以紫砂壶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经典代表，为历代各阶层所推崇喜
爱。
画瓷界有“珠山八友”，紫砂史上名气

最大的是顾景舟、朱可心、蒋蓉等“紫砂七
老”。但在紫砂刻绘方面，据现存实物和记
载，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郑板桥、吴昌硕、
任伯年等都在紫砂壶上题诗刻字，名声最
大的有陈曼生、朱坚等。他们尝试把中国
传统书法、绘画移植刻绘在紫砂壶上，使
紫砂壶具备了集中国书法、绘画、文学、历
史、金石、雕刻等诸多元素于一体的陶器
工艺品。因而受到历代各阶层尤其是文人
雅士和收藏家的喜爱。特别是名家刻壶，
更是备受推崇，甚至痴迷，历来就有“壶随
字贵，字随壶传”的说法。

区分紫砂刻绘艺术的优劣，犹如品鉴
一幅书法、绘画作品一样。一、首先从整体
把握入手，先看器形和刻绘内容，刻绘形
式是否和谐统一。二、看刻绘的格调、情
趣、韵味是否高雅。三、看是否具备传统书
法、绘画的艺术特质和内涵精神。四、看刀
法的质感和表现形式是否协调统一。

总之，紫砂器皿在艺术家眼中，是有
性别、年龄、个性区分的有生命的灵物，刻
绘之前，要仔细审度区分，以确定刻绘内
容、刻绘形式和刀法。一件优秀的紫砂刻
绘作品，从器形到刻绘形式、刻绘内容都
应和谐统一，相得益彰。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每
周邀请一位省内文艺界专家举办讲座。9月13日，山东艺术学院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刘光做客大
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漫谈“瓷器绘画和紫砂刻绘”。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 .com

母亲笑了【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王晓冬

父亲走了，母亲一下子变老了，像一
只风中的残烛，只留那一缕游丝支撑生
命，与风雨抗争。我虽看着心疼，可总是走
不出父亲离开的阴影。
我自认为是个孝顺的孩子，无论从精

神还是金钱上都是尽心尽力关照父母的。
那段时间，我搬了新家，孩子换了新学校，
公司也由于一些变更，很多事务需要处
理，去看父母的时间自然就少了许多。可
就在这期间，父亲出事了——— 肺癌，晚期！
从父亲入院治疗到离开，短短两个月的时
间，我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内心充满
了自责，于是，就把责任一股脑推在了母
亲身上。在同一个问题上，人总是习惯放
大别人的错误，更多地去指责别人，从而
减轻自己的负罪感。我开始抱怨母亲对父
亲不够关心，抱怨父亲在的时候，母亲总
是跟父亲拌嘴，数落父亲的各种不是。母
亲本就痛不欲生，再加上我的指责，她似
乎更加苍老了。

父亲走后的第三个月，母亲手腕骨折
住院了。心力交瘁的我里里外外张罗着母

亲的事情，可就是不愿看她那痛苦呻吟的
表情，更不愿坐在她身边好好劝慰她。
直到那天，看见母亲抚摸着父亲的相
片，在默默地自责，嘴里不住地念叨着

“这都是报应”时，我一下子崩溃了。我已经
失去了父亲，母亲——— 我唯一剩下的至
亲，还要让她永无休止地在忏悔和病痛中
度过吗？

父母的婚姻在通常意义上讲并不算
是美满的，性格本就差异很大的他们经常
会为一些家务事磕磕碰碰，成年后的我有
时会疲于应付调解两位老人之间的矛盾，
劝劝这个，说说那个，不免心生抱怨。甚至
有时我会怀疑，他们之间还有爱吗？然而
我的这一质疑从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刻起
不攻自破了。

父亲用他那细若游丝般的声音，深情
地对母亲说：“我不想走，我还没跟你过够
啊！”那一刻的母亲泪如雨下，而我也终于
明白，爱与不爱是父母之间的事情，他们
有他们的方式，做儿女的无需干涉，更无
权指责，我们该做的就是陪伴，就是抚慰。

于是，我开始试着去亲近母亲，帮她
洗脸、洗脚、喂水、喂饭，试着用柔和的目
光、温婉的语气与母亲交流。母亲很敏感
地意识到了我的变化，焦虑的情绪平静了
许多，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手术后的一天下午，我建议恢复中的

母亲出去走走，母亲欣然同意了。午后的
庭院，阳光明媚，天高云淡，挽着妈妈，我们
母女悠然走在石板路上。猛然间，我感觉
母亲似乎瘦了很多，印象中那结实浑圆的
胳膊已经瘦削无力了，于是心中腾地升起
一股酸楚，不由自主地喊了声“妈……”，接
下来如鲠在喉，说不出话了。我下意识地
使劲抱了一下母亲的胳膊，母亲看了我
一眼，会心地笑了……

解放阁边的遐思
【行走齐鲁】

□鲁黔

傍晚时分，众友聚会散去，我独
自伫立在解放阁台阶下，阁上的霓虹
灯在闪烁，微凉的秋风习习吹来，也
不知是哪缕风把我思绪的窗户推开，
时光又倒流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岁
月里……

在还没有解放阁之前，从它的位置
往西延伸至趵突泉处，那应是一堆足有
几华里路程的黄土城墙，城墙的北坡下
即是早已消失的用青石板铺成的上官
街。

当时市政府下了一道拆除老城墙
的红头文件，那时我还上小学，老师便亲
率我们这些年幼学生，来到城墙下，加入
了拆除旧城墙的“义务劳动”之中。

我们这帮小学生，用小铁铲子、簸箕
之类的工具，把大人们刨下的黄土运送
到卡车上。在尘土飞扬中，流下的汗水把
小脸搞得灰头土脸，然心中是自豪愉悦
的。因为能和众多的共产党员们一起，参
与了一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义
务劳动”。

在劳动中，我看到了当年守城墙国
民党士兵所残留的美式枪械以及手榴
弹、钢盔，还有一些散零的森森白骨。可
以想象，当年的济南战役是何等悲壮和
惨烈啊！

我们学校曾请过一位参加过此战
役的革命军人作传统教育报告。他说：

“解放济南时的口号是‘解放济南府，活
捉王耀武’，我军在那段局部战斗中，投
入了约一个师的兵力，并且还是在城内

‘地下党’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方才破城。
护城河的水都被染成了血色……”

许多年后，我看了一些相关资料，才
真正了解了那段我未曾经历的岁月，当
年的国民党拥有八百万军队，守城的王
耀武也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代名将，
难道就这么不堪一击吗？毛主席他老人
家的队伍竟然还把蒋委员长也打败了，
并把他撵到了一个孤岛上……

历史总是以成败论英雄，如今的人
们却进步了，开始说实话了，并从诸多媒
体上也能客观地评价国民党当年抗日

的历史功绩了。弱者之共产党何以平天
下，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究
其缘由，那便是共产党顺应了天下之民
心啊！

解放阁矗立起来了，在我幼时的眼
里是那么肃穆壮观，虽它建在拆城墙时
刻意留下的一隅黄土堆上，却是一座解
放济南的历史丰碑，已故的陈毅元帅亲
笔书下匾额，那金黄色的“解放阁”三字
在秋夜的霓虹灯下熠熠生辉。

解放阁虽不高，但在我的心里，它比
高出它很多的那些高楼大厦，却更显雄
伟和高大。因为，它是用千万个解放军的
英魂和热血而铸成的……

秋夜月色淡然，黑虎泉与护城河的
水在不舍昼夜地流淌，那原本只是黄土
坡的护城河堤早已被青石板代替，摇曳
的柳枝也轻轻地拍打着路人的背脊。还
记得，当解放阁竣工之时，我曾约着几个
小伙伴，在秋夜里，从阁的底层那窄窄的
石阶爬上顶端，心里暗念：“我也勇敢，如
果能生在战争年代……”

【问茶齐鲁之四十三】

秋之茶
□许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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